
运河古道

万人大寻宝
文·图/座铭

一个 难 以 对 证 的 谣 传 夹
杂着 大 宋 沉 船 的 传 说 泛 滥 ，使
运河 岸 边 的 万 名 群 众 锹 翻 镐

刨，进 行 了 长 达 一 个 多 月 的 挖
宝“大 会 战 ”

5 月 16日 上午 ，笔 者来到了 河北省
临西市尖冢镇 。就在这个镇边 ，闻名于
世的京杭大运河古老的河道齐 刷刷地
划开 了 河 北 与 山 东 的 省 界 。而此时 此
刻，在 从 尖 冢 村 到 尖西村近 十 公里 大
运河 干 涸 的 河 道 上 ，正 涌动着一群 群
奋力 挥锹轮镐 的 老 乡 们 。他们 不
是在修 筑 河 道 ，而 是在专心致志
地挖宝 。

沉船 之 谜 迷 雾 重 重 。相 继 有
人意 外 地 发 现 宝 物 ，1984年 有 过
挖宝狂 潮

不知 从什 么 时 候 起 ，在 鲁 运
河段 的 尖冢码头附近 ，传 说有一
条宋 代 大 商 船在这 里 沉 没 。后 来
又有 明 代 、清 代 沉 船 的 说 法 在方
圆十几公里 的 乡 村 中 传开……

民国 期 间 ，人 们 在 距 离 尖 冢
村五公里一处运河冲击的三 角 州
种地时 ，意 外 地 发 现 了 一扇 精致
的铸铁窗户和一些古代铜钱 。

1 942年 ，日 本人在尖冢村附近
制造了一起杀人惨案 。后来 乡 亲们
在运河边掩埋死难者尸体时从中挖
出了几个十几两重的银元宝 。

这似乎给有关沉船的传说提
供了 佐证 。

1 976年 ，尖 西 村 农 民 王 兴 明
在运 河河道挖井时意外地挖出 了
精致 的青铜香炉和十几枚银元及
一些其它银制品 。

1984年 ，尖 冢 村 几位 农 民 在
运河 河 床 上 挖 旱 养 水 池时 ，几个
嵌有 精 巧 花 纹 的 陶罐 、瓷 瓶被挖
出……

这次意外的发现产生了意想
不到 的效应 。当 地农民 纷纷涌 向
河道 ，用 锨锹 和镐头挖开 沙砾和
泥土 ，以此寻找千古沉船的秘密 。

“ 八 四 年那次闹得就很邪乎 。
刚一 开 始是 几个 人 ，后 来 就 几 十
个人 ，大伙一看就都来劲了 ，后来河道
上全是人 ，真是人 山 人海……”尖西村
71岁 的老大 爷赵春江对笔者说 。

乡亲们挖宝的狂热持续了一个多 月
才结束 。有人说这次挖宝一无所获 ，也有
人说有人挖到了从来没有见过的宝物 。

人们谁 也 没 有 想 到 ，十 几 年 后 的
今天 ，还 是在这个地方 ，又兴起 了挖宝
狂潮 ，而且 其规模远远超 过 了1984年

一个 找 到 宝 物 的 谣 传 泛 滥 开 来 ，
人们 纷 纷来 河道挖 宝

事情 的起 因是一个至今仍难 以对
证的谣传 。这个谣传是这样的 ：

今年4月 12日 下午 ，临西县尖冢镇
尖冢 村农民汪 国 民和妻子一起到运河
河道挖井 ，准备抗旱浇灌麦地 。当 挖下
一米 深 的 时候 ，他们在石 砾 中 发现 了

一个 坚 硬 的 金 属 物 。汪 国 民好奇地将
其拣 起 ，当 他 小 心 翼 翼 地除 去 上 面 的
泥沙 等 杂物 时 ，金 属物耀眼 的 光 泽 在
阳光下显得格外夺 目 。

夫妻 俩 惊讶地 发现 ，这 是 一 个 古
代银制元宝 。其重量足有十 几两 。

从这 天 起 ，兴 奋 异常 的 这 对 夫 妻
开始停止挖井 ，而开始悄悄地挖宝 。他
们坚信 ，这 个 地方 很 可能就是 当 年 沉
船的地点。

几天后 ，尽管格外卖 力 ，但他们还
是一无所获 。

很快 ，汪家 的亲属也来些寻宝 。一
天、两天 、三天……他们依然是没有任
何收 获 ，但他 们 相 信 ，一 旦找到宝物 ，
力气就不会 白 费 。

又过 了 两 天 ，他们 当 中 有 人 挖 出
了许 多 金代“大定通宝 ”等 古 币……

很快 ，沿运河河道的尖冢村 、尖西
村、姜 家 河 村 等 家 家 户 户 都在传言 汪
家挖到 了 为数不少的银元 、金元宝 、一
整箱黄灿灿 的 金条……

5 月 16日 ，笔 者在运河河道上找到
了传言 中 的主人公——今年45岁 的农
民汪 国 民 ，向 他问起了 事情的原委 。这
位看 起 来 很 憨 实 的 农 民 脸 作 “冤 枉 ”
状，说 ：“哪有的事 ？挖井的事确实有 ，
但元 宝 和 ‘大 钱 ’的 事根 本就没 有 ，都
是别 人给编 的。”

就在传言 风起的时候 ，许多村民

早已 按捺不 住性子 ，就像 1984所那 次
寻宝 一 样 ，扛 着 铁锹镐头 小 跑似地进
入了运河古道 。

来河 道 寻 宝 的 人们 渐渐发 展 到 几
千人

尽管 一 无所 获 ，但是 沉 迷 于 寻宝
的人 们 无一 厌 倦 。镐头 、铁锹 、铁钯 撞
击石砾的 声响夹杂着人们的吵闹 声 回
荡在运河干 涸 的 古老河道 。

寻宝 的 人 不但没 有 减 少 ，反 而越
来越 多 。一 百 、二百 、三 百……直 到 一
千、两千 、三千……一幅千军万马的场

面，自 然让人们联想到了 当 年 “农业学
大寨 ”时的 “大会战”。

在寻宝 队伍 的 开 掘 下 ，本来 平 平
坦坦 的 运 河河道 已 变得坑坑 洼洼 ，千
疮百孔 。一些埋在地下的 古老的青砖 、
陶片和瓷片被扬 出 地面……许 多 人开
始专 注 地 端 祥 着 它 们 躲 藏 已 久 的 面
目，希望从中 盘查 出 古代沉船的秘 密 。

又过 了 几 天 ，尖西村 农 民 孔 四 林
挖出 了 一个残缺 的 彩 色 瓷 瓶 ，高 约 半
米，直径约40厘米 。上面嵌有蓝 色的云
纹和花饰 。不 知 谁 当 场 脱 口 而 出 ：“这
是‘唐三彩 ’啊！”

当即有 人要 出200元钱买下 ，孔 四
林如获 至宝 ，不肯卖 。后来他就将其抱
回家 中 。

也许这是一 个毫无价值的残品瓷
器，说 不 定 是 当 年 运 河上 某条 船上 淘

气的 孩 子 将 瓷 瓶打碎 ，然 后 大 人 把剩
余的 半 块 生 气地 丢 人 河 中……但是 ，
在场 的 人 们 没 有 一个 这 样 想 。他们都
在合 计 ：这 半块 瓷 瓶 很 可能就连 接 着
充满诱惑 的沉船秘密 。

不久 ，有人开始挖出了清代的“康熙
通宝”、“乾隆通宝”、金代的“大定通宝 ”
等古币 。其中许多都已是锈迹斑斑 。但它
们给人们的信心却是异常振奋 。

与此 同 时 ，又 有 人 挖 出 了 石 雕 人
等文物 。

传言 继 续 泛 滥 ，高 峰 期 的 寻 宝 人

足有 一 万 之 多
很快 ，挖宝 人 群 当 中 不 断传 出 有

挖出 金 元 宝 的 消 息 ，同 时还 有 人 说 有
几个 人 挖 出 了 三 十 两 重 的 银 元宝 ，又
有人传言某某挖 出 了12根金条 ，云云 。

这些传言可信度很低 。但是作为运
河边上尖冢镇几个村子的村民来讲 ，至
今他们对此都深信不疑 ，有时甚至还说
得有名有姓 。这些或真或假的说法在人
群中 高度泛滥 。来寻宝的人越来越多 ，已
是一种势不可挡的阵容 。疯狂的寻宝人
群拥挤在运河河床 ，他们有的刨 ，有的
挖，有的用铁钯 、钢叉等在石砾中仔细地
搜寻着宝物 。男女老少 ，一同上阵 ，一副
千军万马的阵势 。

不断有外地人骑着摩托车 、自 行车
来到这里加入寻宝的行列 。当 然 ，也有个
别老头赶着马车或骑着毛驴来凑个热闹 。

附近近十公里的运河河床到处都
是人。5月 3日 这天 ，寻宝的人 已 足有一
万之 多 ！

绝大 部 分 人 一 无所获 ，但他们 的
盲目 行 为 倒 成全 了 小 商 贩 。当 时运 河
边上 光 卖 汽水 、卖 小食 品 的 小摊就有
三四 十个 ，而且个个生意红 火 。

文物 贩子纷至 沓 来
寻宝 人 当 中 确 实 有 人 挖 到 了 宝

物，这是不争的事实 。
这其 中 出 土 了 一 些 大 大 小 小 的

唐、宋 、金 、明 、清 等 朝 古 币 及 石 、玉 、
瓷、陶 、铜 等 工 艺 品 。后 来 据 有 关 人
士讲 ，当 中 确 有 部 分 文 物 很有历 史
价值和艺术价值 。

在这 种 情 况 下 ，一 些 或远或近
的文物贩子闻风而动 ，纷至沓来 。刚
一开 始 ，他们还 半遮 半掩地收购 文
物。后来随着文物贩子的增加 ，他们
干脆撕 去面具 ，明 目 张 胆 地大 肆收
购。再后来 ，他们手拿一叠厚厚 的钞
票，与挖宝 的人群 中 晃来晃去 。当 发
现有 人 挖 出 东 西 ，他 们 便 凑 上 前
去。一手交钱 ，一手拿货 ，挖宝人进
行现场文物交 易 。

对于 古 币 ，他 们 公开 价格 ：“乾
隆通宝 ”每枚3元，“康熙通宝 ”每枚5
元，“大 定 通 宝 ”每枚30元……对 于
出土 的 其它 文 物 ，则 要 与 挖宝人进
行讨价还价 ，然后再进行交 易 。

运河河道也成了一个文物现场
交易市场 。

让人感 到 可 惜 的 事 ，文 物 贩 子
们贩走了 一些古 币 和其它文物 。

一个农 民挖到 了 一个 古代 的铜
盆，有两个贩子分别出价5000元、7000
元，但他还是没卖 。另 外几个农民挖
到了 较 大 的 银 元 宝 、瓷 碗 、玉 烟具 、
铜镜 、玉棋盘等文物 ，都拒绝 出 售 。

县里 工 作 小 组 制 止 了 挖 宝 事
件。但 几 天 后 又 有 不 少 人 再 次 挖 宝

运河古道上的挖宝狂潮在临西
市引 起 巨大 的震动 。临西市委 、市政
府组 织文 体 局 、公安 局 的 几十 名 工
作人 员 组 建专 门 工 作 小 组 ，会 同 尖
冢镇政府机关干 部于5月 5日 开赴挖

宝现场 。一方面抓捕文物贩子 ，没收非
法交 易 的 文 物 ，一 方面 动 员 群众撤离
现场 ，停止挖掘 ，以保护埋藏在地下的
国家 文 物 。他们 向 挖宝 的 群众 印 发 了
8000份 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文 物保 护 法
宣传材料》。向他们讲明埋在地下的文
物应归 国 家所有的 法律知识 。

经过 四 五 天 艰难 的 工 作 ，挖 宝 群
众停止了 挖掘 。

但当 工 作 组 撤离 后 不 久 ，又 有 一
些农 民 重新 涌 上运 河 河 道 ，再 次 寻宝
……5月 15日 ，记 者 在 这 里 看 到 ，仍 有
不少农民锹翻镐刨 ，沉迷于挖宝之 中 。

对此 ，临西市 文 体 局 局 长 高 俊 明
对笔 者 表示：“看起来这是一项长期工
作。我们将再次行动 ，彻底制止非法挖
宝事件。”　（照 片 说 明 ：工 作 组撤 离
后，不 少 人再 次 涌 向 河道挖 宝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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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晚上我散步 的时候
路过 一 座 小 桥 。那 座 小 桥 是
乞丐 聚 集 的 地方 ，不过 当 时
天不早 了 ，气丐们都下班了 ，
但是我看到桥南边的 人行道
上有 不 少 人 在 围 观什 么 。我
本来 走 在桥 的 北 边 ，出 于 好
奇，也想去参观参观 。大概没
有什么 好 围 观 的 ，所 以 当 我
避开来来往往的车
辆走 过 去 的 时 候 ，
那些人 已经散得差
不多 了 。

先前被 围观的
是个农民样子 的40
来岁 的 汉 子 ，他 脖
子上挂着一张大 白
纸，抬 头 是 “寻 人 ”
两个 黑 色 的 大 字 。
黑色大字 以下讲述
的是他老婆丢失 的
经过 ，大意是6个 月
前他老婆到广 州来
打工 ，后 来 被 一 个
瘸子 骗 走 ，那 个 瘸
子能 歌 会 唱 ，声 称
可以通过这种方式
要到 不 少 钱 ，他 老
婆就 相 信 了 他 的
话，就跟他走了 。
这些都是听说 ，是
他在这里打工 的老
乡告诉他的 ，不然
他也不会远天远地
跑来找她 。这个农
民说 他 自 己 也 残
疾，一 条 腿 是 瘸
子。他带着一 男 一
女两个孩子 ，女儿
约10岁 ，儿 子 约 8
岁，身上都脏得不像样子 ，
不过看起来身体不错 ，胖乎
乎的 ，脸色也还红 光 。

汉子说他找了 三个 月 ，
带的钱早就花光 了 ，就边要
饭边 寻找 。汉子还 出 示了 他
和他老婆的合影 ，指着那个
一只眼睛大一 只眼睛小的女
人问我看到她没有 ，我 自 然
没有看到 ，而且我敢肯定他

也不 会 看 到 。我 说 广 州 这 么
大，你除 了 听说 ，又 没有一点
线索 ，再说你老婆现在是否在
广州 都 难 说 ，这 么 找 不 是 办
法，恐怕找到死都找不到 。汉
子不 停 点 头 ，点 完 头 之 后 问
我：那你说我该咋办？我说最
好的办法是回 去 ，你老婆明 白
上当 之后 ，相信她会 回 家 的 。

他点点头表示我说得
有理 ，但是紧 接着他
的神 情 就 黯 淡 了 下
来，仿佛 自 言 自 语说
身无 分 文 ，怎 么 回
去？我这才明 白 自 己
落入 了 自 己 设 置 的

“ 圈 套”。但是开 弓
没有 回 头箭 ，我只好
决定送他路费 。我先
是给 了 他一张百元钞
票，然后找零钱 。

就在那时 ，我看
到那 个 大 约 8岁 的 男
孩偷偷地从他爹 的衣
袋里掏 出 一个手机 ，
熟练地拨了 个号码 ，
用东北 口 音叫 起来 ：

“ 娘 ，爹还不带我去
吃麦 当 劳 ，我都饿死
了！”

我目 瞪 口 呆 ，掏
钱的手僵在衣袋里 ，
汉子反应倒 也迅速 ，
一把抢过手机塞在衣
袋里 ，一手夹住一个
孩子 ，飞快地逃走了
——哪 里 是 什 么 瘸
子！

我的怒 火 冲天而
起，拔腿就追 。但是

追着追着就追不下去 了——当
我即将把他抓住的时候 ，那家
伙边跑边叫 起来：“打劫啦 ！
打劫啦 ！有人打劫啦 ！几个行
人应声把我 围住：“要饭 的你
都抢 ，是不是穷疯啦？”

还没 等我向 那些好心人解
释清楚 ，那个 “河南人”已 经
拐进一条黑暗的小巷 ，眨眼 间
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成都“丽人吧”惹来争议
半人高的吧台 ，靓女坐守其中 ，与台外的客人喝酒 、聊天

… …这种新潮的娱乐消费形式开始在成都各酒吧中流行开来 。
成都娱乐场所出现的这种 “丽人吧 ”区 ，吧女们服装统一 ，

或身 着 风雅的 中 式衣衫或身着袒露 的 吊 带裙 ，只陪客人喝酒 ，
不得走 出 吧台 ，客人也不得 “越雷池一步”。主客之 间隔着一道
半人 高1.5尺 宽 的 “墙”，男 女 双方 只能在 台面 上 闲 聊 。吧女不
得收取小费 。这种被认为 是“正规 ”陪酒 的美 女服 务 日 前正 引
起一些消 费者的兴趣 。但也 引 起许多 人的非议 ，人们认为这种
服务有着许多 隐患 ，如果听任发展 ，会误导娱乐业 。

据称，“丽 人 吧”的 吧 女 必 须 具 备 两 大 本 领 ，一 是 酒
量大 ；二 是 会 玩赌 戏 ，如 划 拳 、摇 骰 子 等 。吧女 的 收 入 大

大高 于 一 般 的 吧 员 ，基 本 工
资大 约 在 1000元 左 右 ，还 可
以加 酒 水 提 成 。但 据 说 合 格
的吧女也难找 。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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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 “一 夫 多 妻”的
民族 至 今 虽 然 仍 有 不 少 ，
但却 以 非 洲 尼 日 利 亚 的 犹
罗巴 族 人 最 为 盛 行 。当 地
的男 人 ，妻 子 越 多 ，表 明
地位 越 崇 高 、越 有 声 望 。
在那 里 ，地 产 、房 屋 都 不
值钱 ，更 没 有 什 么 银 行 可
供人 储 蓄 存 款 ，最 实 在 的
财富便 是妻子 。

犹罗 巴 的 一 位 普 通 男
人，都 拥 有 10个 妻 子 ，如
果有 人 告 诉 你 他 有 50位 妻
子，那 也 不 足 为 奇 。当 地
曾经 有 一 位 名 叫 阿 莱 布 卡
的酋 长 ，他 拥 有 的 妻 子 多
达400个 。每 一 位 新娘 最低
价钱 约 在700美 元 上 下 ，购
买新 娘 的 钱 ，须 由 新 郎 交
给新 娘 的 家 属 ，而 新 娘 自
己也 可 分 得一 部 分 。

犹罗 巴 地 方 人 口 不 足
1 0万 ，属 国 王 制 ，但 国 王
并不 能 得到 人 们 的 信 赖 和 拥 护 ，身 为 他 属
下的 酋 长 反 而颇 孚 众 望 ，前 面 提 到 的 阿 莱
步卡 ，就 是 这 样 一 位 德 高 望 重 的 酋 长 之
一，这 可 能 是他拥 有400个 妻子 的 原 因 。

在犹 罗 巴 每 年 都 有 一 个 名 叫 “亚 鲁 巴
巴卡”的 盛 大 节 日 ，每 到 了 这 天 ，国 王 、
酋长 以 及 地 方 上 的 名 流 、绅 士 等 ，都 列 队
游行 ，仪 仗 威 严 堂 皇 ，热 闹 非 凡 。他 们 用
五颜 六 色 的 洋 伞 遮 在 头 上 ，伞 上 挂 满 了 许
多奇珍 异宝 ，他 们 的 妻 子 便 围 绕 着 他 们 唱
歌跳 舞 。

奇怪 的 是 ，这 里 的 女 人 都 很 热 衷 嫁给
拥有 多 妻 的 男 人 ，她 们 认 为 这 是 无 上 的 光
荣。在 她 们 看 来 ，如 果 “不 幸”嫁 给 了 一

个妻 子 少 的 男 人 ，那 便
是毕 生 的 一 大耻辱 。

在一 个 丈 夫 的 统 治
之下 ，每 一 位 妻 子 都 有 自
己的 房 间 ，吃 住 都 在 房
里。丈 夫 光 顾 时 ，她 就 特
别煮 些 好 菜 与 丈 夫 撑 台
脚，等 到 酒 足 饭 饱 之 后 ，
才与 丈 夫 好 合 行 乐 。另
外，妻 子 们 可 以 随 意 到 各
处去 游 逛 ，或 探 亲 访 友 、
或买 衣 买 菜 ，丈 夫 一 般 不
会干 涉 。最 妙 的 是 ，妻 子
们一 旦 发 生 争 执 吵 架 时 ，
绝不 如 一 般 人 那 样 争 吵
谩骂 、互 相 攻 击 ，而 是 十
足的 辩 论 形 式 ，好 像 在 演
戏。这 种 特 殊 的 辩论 往 往
持续 几 个 小 时 方 停 止 ，而
丈夫 则 保持 中 立 。

丈夫 统 治 的 一 大 群
妻子 之 中 ，第 一 位 原 配
夫人 是 诸 妻 的 “领

袖”，当 地人叫 作
“ 头妻”，其他则
叫“贸 易 妻”。

“ 头 妻”是 总 管
家，每天清晨 ，其
他妻子都要 向 “头
妻”问安 。

丈夫 一 旦 死
了，有 些 “贸 易
妻”便分配给他的
兄弟或儿子们去接
受，这便是部落 中
最大 、最 重 要 的

“ 遗产 ”

瑞典北部出 现罕见北极光

斯德哥 尔 摩媒 体2月 21日 报道 ，受
太阳 活动剧烈的影 响 ，瑞典北部地区 的
天空从20日 夜间起 出 现 多 年罕 见的 北极
光奇观 ，五颜六 色的 光带飘所不定 ，让
当地居民大 饱眼福 。

根据 太 阳观 测卫星 （SOHO）的 观
察，太 阳 活动从上周开始加剧 ，释放 出
大量带 电 粒子 ，形成了 高速粒子 流 。伴

随着高速粒子流的 释放，17日 和18日 两
天连 续 发 生 了 3次 强 烈 的 太 阳 风暴 ，高
速粒子 流受地球磁场的影 响进 入北极附
近，激 发 高空 中 的原子和分子而产生了
北极光现象 。

此间天文学家们认为 ，瑞典北部地
区的 上空今后两天还会 出 现 更 为壮观的
北极光 ，而且瑞典的 南部地区 也有可能
观赏到这一 自 然 奇观 。 等新 娘　柳 影　摄

日本 成 为

对华 投 资 “老 大 ”

截至 去 年 9月 底 ，日 本 在
华投 资 项 目 已 达 1.8万 多 个 ，
实际 投 入 金 额244.3亿 美 元 ，
是中 国 第一大投 资 国 。

据了 解 ，在1998年评定 的
中国 最 大500家 外 商 投 资 企业

中，日 资企业 占 了73家 。日 本
在华投 资 企业在 中 日 经贸 中 发
挥出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。进 出
口贸 易 已 占 中 日 双边贸 易额的
一半 以上。1998年 ，日 本来华
投资 的协议金额和实际金额均
比1990年增长了 5倍 多 。

（ 张毅 ）

死在枪口下的斯大林夫人
文/丽娜

1 903年春天 ，在 巴 库 ，一个两 岁 的女孩在海
边玩耍 时 不慎被海 浪 冲 走 了。24岁 的 英 俊 青年
斯大林看到这一情景 ，跳进海里把她救了 上来 ，
用宽阔结实的胸膛温暖着那个小小 的 身体 。

1917年夏季的 白 色恐怖 日 子里 ，列宁就隐蔽
在娜佳的家里 ，这时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的斯大
林已经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职业革命家 。作为娜佳
父亲的老朋友和列宁的战友的斯大林 ，如何也无
法将14年前他所救的婴儿和眼前 的她联 系 在一
起，因 为站在他面前 的是一个有着微黑的肤色 、
鸭蛋脸 、柔和的棕色大眼睛 ，带着某种东 方 多愁
善感仪态的16岁女中学生 。

这时 的 斯大林 已 经有 了 妻子 。她 是
卡捷林娜 ·斯瓦 泥泽 。她 也 是斯大林 的
同乡 格 鲁吉 亚人 ，而且 是梯 比 利斯一带
有名 的 美女 。可惜的是 ，这段美满的姻缘
持续 的 时 间 不长 ，在他们 的 儿子 雅可 夫
刚刚两 岁 的时候 ，她就去世了 。

当斯大林失去了 第一个妻子 ，最需要
安慰的时候 ，娜佳不顾年龄上的差异 ，毅然
来到他身边 。和斯大林结合后 ，她马上就随
丈夫去了莫斯科 ，在弗琪耶娃领导下的列宁秘书
处工作 。不久 以后 ，又随斯大林一起去了最为危急
的南方战线 。娜佳当时18岁 ，而斯大林是40岁 。

为了 缩短她 和斯大 林之 间 的 差 距 ，她很 少
和孩 子 们在一起 ，但 留 在她子 女 印 象 中 的 妈 妈
却是一位受尊重 、聪明 、美 丽 、对 所有 的 人 都彬
彬有 礼 的 好 母亲 。只 有 她能把这 个家 庭 中 性格
各异的亲属全部 团 结起来 ，使之和睦相处 。在家
庭团 聚 的 时候 ，她 甚 至 还 经常 为 大 家轻盈而优
美地跳一段格鲁吉亚快步舞 。

娜佳深 深 眷恋 着 自 己 的 丈 夫和 孩 子 。她 有
着平静而舒适 的 生 活 ，她受到人 们的尊重 。但她

内心 中 的独立和 自 尊则 更令人称道 。
在工学 院上学期 间 ，她不让汽车去接她 ，从

来也 不 说 明 自 己 是谁 ，同 学们根本就没有把娜
佳和斯大林联 系在一起 ，她是个极聪慧的女人 ，
心地又极其真诚 ，一旦被一个人征服 ，就永远把
自己 交 给 他 。但她与斯大 林年 龄和经历 上的 巨
大差异 ，是任何力 量也无法改变的 。斯大林有一
个自 己 的 世界 ，他主宰着一个最大 国 家 的命运 ，
这就决 定 了 斯大林要 具 有钢铁一般 的 果 断 、沉
稳甚 至 是 冷 漠 和专 横 的 性格 。而娜佳 对他这个
内心 世 界 的 了 解毕 竟还 是幼 稚 的 ，她总 是用 自
己的标准去 衡 量这 个 伟 人 。这 种 衡量和 希望她

又从不愿说 出 口 ，因为她是个 自 尊心很强的 、性
格内 向 的人 ，当 她情绪 不好的时候 ，她从来 也不
承认心里有什么事 。

对她来 说 ，斯大林逐 渐变成 了 一个极其生
硬、极不善于体贴人 的人 ，他 已 不是她青年时期
所憧憬 的 那样的 人 了 。而她 又仍然爱着他 ，这使
她十 分苦恼 、也十分失望 ，她把 自 己 比喻为一个
殉难 者 。他 们之 间 开 始爆 发 了 谁 都认为 对方是
不可理喻 的争吵。1926年 的一次争吵后 ，娜佳一
气之下带着 儿子瓦西里和女儿斯维特兰娜回 到
列宁格勒的娘家 去住 。不久 后 ，斯大林从莫斯科
打电 话去 “求和”，并表示要接他们 回 家去住 ，娜

佳却 在 电 话 里 不 无 挖 苦 地 说 道：“你 来 干 什
么？这对 国 家来说代价太高了。”但她又每每
为斯大林给她 的 温 情而欣喜 。一 次 会议 后她
深夜归 来 ，十 分疲倦 ，斯大 林抚慰着 她 ，体贴
地扶她 睡下 ，她说 ：“看 来你还 是有 点爱 我。”
… …她是 多 么希望这种她认为是十分吝啬的
爱能持续下去 ，然而最终仍然是失望 。她曾不
止一 次 地 向 好 友 和 亲 戚 表 示 想 要 离开 斯大
林，但又 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 。

在苏 联 高 层 领导 的 夫 人 们 的 圈 子 里 ，娜
佳逐 渐变成一个 不被人理 解 的 人 ，她们说她
太严格 ，太严肃 ，和 自 己 的 年 龄不 相 称 。这 就

更加深 了 她的苦闷和孤独 ，这种 自 我抑制 ，严
格的 内在的 自 我纪律 、精神上的不满 、委屈和
愤怒 ，使 压 力 越来越大 ，最 后终 于爆 发 了 。而
导线 的 本 身 却 又 是那样 的 微 不 足道。1932年
1 1月 7日 晚上 ，克里姆林宫 为庆祝十 月 革命十
五周 年 举 行 盛 大 的 节 日 宴 会 。党政 的 高级官
员、外 国 代 表 的 贵宾 云 集 ，气氛极 为 热 烈 。情
绪很 好的 斯大 林 当 着 大 家 的 面 喊 娜佳 ：“喂 ，
你，也来 喝 一杯！”在这 种 正 式场 合 ，他应 遵
循礼节 叫 妻 子 的 名 字 和父 名 ，或 叫 表 示亲 密
的爱 称 ，斯大林忽视了 。从来就认为 自 己 不是
属物 的 娜 佳 感 到 受 了 羞 辱 ，于 是 大 喊 一 声 ：

“ 我 不 是你 的 什么 ‘喂’！”接 着站 起 来 。在所有
宾客的惊愕 中 退 出 了 全场 。

第二天 清 晨 ，克 里 姆林宫 官 邸和平时一 样
是宁 静 的 。管家 瓦 西 里耶边 娜准备好 了 早 餐去
叫斯大 林 夫 人 。推开 门 ，她 惊 呆 了 ：娜佳躺在血
泊中 ，手 中 握着 一支 “松牌 ”袖珍手枪 ，尸 体 已经
冷了 。

娜佳 的 死给 了 斯大林极 大 的 震 惊 ：这一切
都是为 了 什么 ？为什么她要 自 杀来惩罚我？难
道我不善于体贴 ？难道没有把她 当 妻子去爱 ？
难道没有尊重她？难道少陪她上 几次剧院就那
么重要 ？

最初几天 ，斯大林的精神几乎崩溃 。在遗
体告别仪式上 ，他手扶棺木悲哀地沉默着 ，却
再也没有 力量去参加葬礼了 。他对娜佳的嫂
子说：“我也不想活下去了……”娜佳的嫂子
和姐姐 日 夜守着他 ，担心把他一个人留在家
里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 。

娜佳生前用 一个家庭主妇 的手亲 自 转
动了 这 架 和 睦 的 家 庭 机 器 。她 的 哥 嫂 、姐
姐、父母亲 都与 这 个 家 庭 保 持 着 亲 密 无 间

的关 系 ，连 受 到斯大林冷淡 的 前 妻 的 儿子 雅可
夫也在这里感 到 了 温暖 。而她离去 以后 ，维 系 家
庭的 纽带 也不存在 了 。亲 戚们很少来往 ，即便来
往也 经常 发 生 争 吵 。娜佳 的 女 儿斯维特兰 娜的
舅舅 、姨夫 、姨妈 ，大 多 在 “大清洗 ”中 受到牵连 ，
甚至含冤死去 。

娜佳 的 死成了斯大林心底深 处一块永远流
着血的 伤 口 。随着年龄的增长 ，他对那些他主观
上认为造成娜佳死的因素越来越痛恨 ，经常咒骂
娜佳生前读过的书籍 ，咒骂娜佳的好友波琳娜 ·
谢苗 诺 夫 等 ，咒骂送 给 了 娜佳小 手枪 的 巴 维尔
（ 娜佳的哥哥）。但对娜佳的怀念也越来越深 。


